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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的Z

一代，一出生就“在线”，可谓互联网

原住民。相比前辈，他们在择业上

有何特点？寻求怎样的工作状态，

又如何定义成功？

据新华网报道，德国Z一代希

望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及个人

成就感。他们被认为总是“在线”，

缺乏耐心，喜欢挑战；环保意识强且

生活健康，不被职业生活定义，寻求

有意义的、能丰富自我和娱乐自我

的工作。或许，这就是初入职场的

Z一代的缩影。

择业:看灵活度与影响力
“在硅谷或华尔街，你找不到最

受年轻人欢迎的职业。”这听起来有

些出人意料，但最新调研显示，尽管

在高科技产业的“福祉”下成长，Z

一代最想从事的行业却并非科技。

一份面向15至24岁澳大利亚

人的全国性调查显示，Z一代最感

兴趣的十大职业中没有科技类。三

星电子美国公司调查1000多名16

岁至25岁美国人后发现，媒体和娱

乐业是Z一代热衷的行业，超过科

技、医疗保健和教育。公司负责人

安妮 ·吴认为，媒体和娱乐业是能够

提供灵活性和自我表达的创意产

业，而这正是年轻员工普遍寻求的

重要特质。

2023年对美国媒体和娱乐业

来说是艰难的一年。美国编剧工会

和演员工会罢工多月，广告收入下

降，流媒体业务步履维艰。美国劳

工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以来仅娱

乐业就失去了44000多个工作岗

位。但这似乎没有对Z一代的择业

观产生很大影响，安妮 ·吴表示，这

代人重视工作的影响力胜于工作的

保障性。

调查显示，约57%的Z一代想

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年轻人愈发倾

向于媒体和娱乐业，部分原因正是

青睐社交媒体的影响力。

TikTok、照片墙和优兔等社交

平台的走红，造就了一个名为“内

容创作者”的新兴行业，他们在这些

平台上分享专业知识并将它们变

现。分析人士指出，“极度在线”的

Z一代迅速意识到，“只要开始创作

吸引粉丝的内容，就可以获得报酬

并开创一份事业”。

有意思的是，虽然越来越多年

轻人将注意力投注于这些领域，但

并不意味着他们将长久停留于此，

而这也正是这些工作吸引力的一部

分。专家指出，这代人将以更快的

速度转行。

英国招聘咨询公司“资源解决

方案”对2000名英国成年人的调查

发现，Z一代预计在职业生涯中至

少转行三次，比他们之前的任何一

代都要多。相比前辈，他们更优先

考虑自己的幸福，约73%的Z一代

愿意为更充实的职业道路而接受大

幅减薪或辞职。调查中，近三分之

二Z一代受访者计划在未来两年内

离开目前的工作。

除了更易转行，Z一代还善于

兼职。调查显示，近40%的Z一代

既有正职又有副业，其中一些人打

算成为个体经营者，另一些人则希

望提前退休，而这些副业或许正是

他们转行的底气。

23岁的阿耶芭米 ·巴洛贡原本

以为自己会在微软工作一辈子。作

为来自尼日利亚的移民以及五个孩

子中的老大，她选择了这份看似收

入稳定和上班时间可控的工作。然

而今年3月，她在公司裁员中失

业了。不过她并不太担心，除了从

公司获得遣散费外，她还有两项副

业，一项是爱彼迎的房屋租赁业务，

另一项是她和好朋友经营的活动策

划公司。而被解雇也让她第一次有

机会去思考，自己在职业生涯中真

正想要的是什么。

就业：工作与生活要平衡
当年轻朝气、体力充沛的Z一

代初入职场，他们会“更卷”还是“躺

平”？最新调研和案例显示，这届

“打工人”重视身心健康，寻求平衡

工作与生活。

“我们这一代人重视工作与生

活的平衡，我们称它为智慧。”2000

年出生于加拿大的华裔女孩斯蒂芬

妮 ·白说得很直白：“我们拒绝每天

工作12小时，或是整个周末把自己

粘在手机上查老板的电子邮件。相

反，我们优先考虑心理健康和休假，

我们想要明确的工作界限、更好的

工作条件和更高的工资。”

而就在几年前，她在大学从事

兼职时情况并非如此。当时，她会

因工作而连续几天废寝忘食，靠咖

啡和红茶“续命”。“那时工作是我生

活的中心，其他一切，包括朋友、家

人、爱情、爱好、健康都要靠边。”

新冠疫情让她和同龄人开始重

新思考生活方式，朋友们的聊天中

也越来越多出现相互劝告：要注意

调节工作时间，检查是否过于疲

劳。与此同时，斯蒂芬妮觉得，新技

术在工作方式和地点方面实现了更

高的灵活性，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平

衡工作与生活。

“在我大学毕业刚工作时，人们

认为，休假是给弱者的。”居住在加

拿大多伦多的25岁土木工程师巴

图尔 ·霍泽马说，换工作教会她重新

审视工作意义，改善生活状态。

2021年，霍泽马在一家建筑公

司当工地质量检查员。作为年轻

人，她经常听到行业前辈抱怨她这

一代人坚持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划清

界限的做法。后来有一名同事休陪

产假，经理要她无薪接替他的工作，

并将它“画饼”为晋升前的实习。然

而，繁重的工作令她疲惫不堪，继而

引发各种不良反应：背疼、痤疮、失

眠……最终，她选择了离职。

霍泽马回忆起她攀登乞力马扎

罗山但没能成功登顶的经历。尽管

家里每个人都在等待她发自山顶的

照片，但她当时状况不佳，如果勉强

登顶，身体可能受到永久性伤害，于

是最终选择转身下山。“艰难时期不

应该打垮你。”她说，这并不代表放

弃，相信总有一天自己还会回去重

新登顶。

23岁的杰德 ·沃尔特斯在美国

芝加哥工作，并拥有一份为Z一代

寻求早期职业资源的副业。在她看

来，奔波劳碌的职场文化并未消亡，

只是得到了Z一代的重塑：找到一

份好工作，努力赚钱，下班后过自己

喜欢的生活。“如果总是在工作就会

迷失自我，投入地工作是为了过更

轻松的生活。”

Z一代意识到工作过劳的可能

后果，因此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方

面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此外，心理

健康也是他们关注的优先事项。数

据显示，Z一代面临较为严峻的心

理健康问题。

据2021年发表于《美国医学会

杂志》上的一项研究，Z一代的精神

疾病报告率高于前几代，青年自杀

率在过去十年中激增。而这还是在

新冠疫情前，疫情又对全球一些年

轻人的焦虑和抑郁症状产生了负面

影响。麦肯锡公司2022年5月的调

查显示，55%的18至24岁年轻人表

示接受过精神疾病的诊断或治疗。

立业：对成功有自己理解
从小在互联网中长大，善于吸

收新事物，敢于自我表达，经历了国

际局势动荡、全球疫情和经济衰退

等环境因素的重塑，Z一代被认为

是更具社会意识的一代人。他们拥

有不同于前几代人的职业特点和价

值理念，对于成功也有自己的看法。

通过对中国、美国、德国、秘鲁、

尼日利亚和印度这六国18到24岁

青少年的采访，美国研究生入学管

理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显示，Z一代

把成功定义为身心健康和财务目标

的实现。

作为在疫情期间步入社会的一

代人，身心健康是他们最关心的问

题之一。一名22岁的德国受访者

解释说，“这样才可以把精力投入到

带给你快乐的事情中”。

而根据安永咨询公司2023年

的Z一代细分研究，大多数年轻人

将享受工作置于包括薪酬在内的所

有其他标准之上。“对Z一代来说，

个人牺牲并不等同于职业价值。”安

永副主席埃罗尔 ·加德纳说。

钱，当然也不能少。一名来自

印度的19岁女孩说：“我们都想过

高质量的生活，而经济稳定是实现

这个目标的基本步骤。”

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珍

妮 ·费尔南德斯形容这一代人既现

实又理想，他们不愿意妥协，他们希

望得到回报，也知道有权去选择。

在渴望证明自己的Z一代看

来，成功是在实现目标的同时对工

作场所产生积极影响。调查显示，

他们更关注公司的价值观，看重多

样性、包容性和员工的权利，时不时

检查这些是否符合自己的价值观。

想“躺平”就“躺平”的Z一代也

在影响职场。尽管是职场新人，但

他们不乏雄心，乐于挑战与创新，而

关键是不负热爱与目标。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ADP的商

业人类学家玛莎 ·伯德说，传统职业

阶梯的理念可能在Z一代失去了意

义，遵循一条简单、向上的轨迹不再

是他们的成功框架。相反，年轻员

工准备横向、向上、向下和四处移

动，一切都是出于目标感。

不少Z一代倾向于通过自主创

业来实现职业理想。在美国芝加哥

工作的沃尔特斯估计，五分之一的

同龄人试图自己创办企业。在她看

来，做自己的老板是在投资自己。

24岁的德安德烈 ·布朗在2022

年5月辞去了工作，此后以自媒体

人的身份赚钱，同时发起了一项咨

询业务，帮助公司吸引和留住Z一

代员工。布朗说：“我现在的成功是

在做我热爱的事情，而不仅是我被

迫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代人将在职场上取

得巨大进步。”华盛顿凯斯勒律师事

务所的霍伊斯说：“他们不惧怕去寻

求自己想要的，他们正在推动令人

印象深刻的变革。”

既讲求现实也注重理想 不愿被定义也不负热爱

初入职场“Z一代”：追寻梦想 积极生活
文 /浦城

■ Z一代工作团队在进行头脑风暴创意讨论 图GJ

■巴洛贡（右）和朋友开了活动策划公司 图GJ


